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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

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过
长征的红军也应载入史册。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流
落到民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曲折而苦难的故事。他们昔日
的战友、下级或上级均功成名
就，成为将军、部长、省长，而
他们却仍在乡村过着清贫的
生活。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曾经
是红军战士，也经历过一次次
的冲锋拼杀、行军跋涉。由于战
争的偶然因素，他们在与敌人
遭遇时或被打散，或是受伤，或
是因病掉队，与战友们失去了
联系。他们形单影只，萍踪浪

迹，在村头寨尾、野岭荒山间东
躲西藏，逃过了军阀和民团的
搜捕，侥幸地回到了家乡或托
迹在某一处偏远的异乡，隐姓
埋名，安顿和生存下来。

他们在心底里牢记着这样
的信念：“永不叛党。密藏证

件。等全国解放，成立了联合政
府，党和国家把你们接回来养
起来。”他们把这些遣散证明
书、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残疾证

密藏在米缸里、墙板的夹壁层
里，牲畜槽下被填埋起来的酒
瓮里。然后，他们便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
种，与那些牵牛的、耕地的、挑
担的、收割的农民并无二致。

他们当中，或许本来就是
农民，但是只要有了那段或短
或长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生
涯之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

永远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农民
了。 这些红军流散人员在红
色中国诞生的前夜，已经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这些
“掉队者”被认定为“红军流
散人员”，简称“红流”。

这些人包括西路红军在

河西走廊失散的人员、正规红
军失散人员、游击队赤卫队失

散人员和地方革命人员等。国
家及省民政部门曾专门发文
规定，“红流”的范围是：“凡
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及在上述时
间参加我党领导的脱产游击
队，其成员因伤、因病、因战斗

失利离队失散，经组织动员分
散隐蔽或被捕、被俘，在离队
后表现较好，没有投敌叛变行
为者。”

如今这些流落民间的昔

日红军战士，已经极少有人能
知道他们当年的故事。他们中

的多数人，后半辈子都是默默
地住在乡村，过着清淡甚至家
徒四壁的生活。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担
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区委副书
记。当年，他打着绑腿，穿着洗
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站在

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
下，给乡亲们说“扩红”，说
“平债分田”。年轻、精干、满
腔热情，姑娘们向他投去钦慕

的眼神。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

列宁小学的校长，他手把手地

教穷人的孩子们写“田、土、
屋、衣”。每天，学校窗户里都

冲出孩子们的吼唱：“什么是
黑的？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贪
心！什么是红的？清晨的日，工
农的血！什么是黄的？穷人的
脸和身，富人的谷和金！”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
西路军某部的连长，在甘肃与
青海的交界处被马步芳的部
队堵截，负伤被俘，逃脱后，辗
转于甘肃、宁夏，打长工二十
余年，其间几次想回家乡，可
听说自己参军后国民党杀了

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他们中曾经有一位是小

脚姑娘，参加红军时才十来
岁，加入了童子团，因为小脚
走不动，跟不上部队，失散后
再找到部队却发现已经没有
女兵了，于是在当地嫁了人，

做农民，种庄稼。 ……
1979年国家进行优抚大

普查后，对“红流”人员给予
定期定量补助，最初的生活补
助费为每月6元，以后逐年提
高。根据民政部门多次对红军
流落失散人员进行的普查登
记，目前尚有接近八万 “红
流”人员（ÙZ[\ñ-ö]

�]^H !""% ! &" 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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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老梁头是真的想包
我。每回来了就不想走，收工
了也不走，撵他也不走。就是
走了也是站在巷口看人打麻
将，要不就是跟人聊天，弄得
我没心思再招呼别人。可又不
能把话说绝，毕竟他是我为数
不多的固定客户。很烦。

老梁头人不坏，没架子，
也知道疼人。他是太孤单了才
到我们这里找安慰的，他儿子
媳妇一年到头也跟他说不上
几句话。他儿子现在还没撵他
走，原因就是房子还没过户。

他活成这样，也够难为的。
他说他真的喜欢我，我也

相信。在他看来，像我这样的，
能体贴的能说说话的，不多。
他说他见我这个样子心里真
难受，这话我就不信了，我要
不是这个样子他能认识我吗？

我对谁都不隐瞒自己下岗女
工的身份，而且就是本地人。
他说他原来是当老师的，而且
还是个教授。也许就是因为这
个吧，他难过。他说，你跟了我
吧，我给你租个房子，我能养
活你。他的要求只有一条，别

再跟别人来往。这个要求不算
高，可一个有过两次家庭经验
的人明白，开头谁的要求都是
不高的，谈恋爱的时候一般只
要求上床。何况他只是包我，
还不说娶我。

我还是这个态度，不说

行，也不说不行，否则他就不
来了。他来也就一周一次，挣
他 50块钱。我要是拒绝了，
他不是连这点爱也得不到？这
样想想也就心安理得，有点像
等鱼上钩的姜太公。

我们沿河街也有竞争，我

刚来的时候还受过排斥。那时
肥肥常来搅和，我跟客人说什
么她都插嘴，好像这就是她的

地盘，我是抢了她的食。我当
然不和她争，她一来我就让。

老梁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认
识我的，他说我这个女人不寻
常，跟她们不一样。

但沿河街的竞争不像后
街那样凶。听说后街那边不是
拉扯就是压价，结果大家都不
落好。我们这边的做法是，按

自然秩序来，大家心中有数。
客人指着谁自然是该客人的，
客人不指名，就按顺序一个一
个地来。这样不伤和气，也能
多挣点。

今天肥肥突然和丈夫闹

起离婚来，哭天抹泪的，跟真
的一样。我从家回来迟了，没

赶上打架场面，她们说是真
打，两个人都头破血流。可我
不相信，这两口子要离早就该
离了，不用等到今天。

她男人叫强子，出来打工

好几年了，高不成低不就，现
在就在家吃软饭。一个男人
混到这个地步本来就够窝囊
了，可昨天夜里喝醉酒了，居
然把阿月叫出来，说他喜欢
阿月，阿月洋气肥肥老土，还
掏出50块钱。阿月当然不能

答应，就把肥肥喊醒了。这样
两口子就黑夜闹到天明，早
晨闹到傍晚。

见到我，肥肥又扑上来。
肥肥说她不想活了，说要是离
不成她一定去死。我看强子已
经瘟了，脑袋耷拉着坐在地
上，大气不敢吐一口，就明白
了七八分。可肥肥还是不放过

他，说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上小
学就在一起了，临到结婚头一
天她爹妈还不同意，为了他能
出人头地自己什么苦都吃过
了，现在当婊子养活他他还不
满足，还想着到外头去嫖！说
人活到这个份上已经一点意

思都没有了，说着就去抓锅铲
子去砍他。那强子见她抓锅铲
也不跑，就是把脑袋一缩身子
一蜷装死猪。我赶紧扑上去
拦，但见肥肥拿了锅铲子并不
直接砍，还在锅沿上磕了几
下，把饭磕干净了才去砍，又

觉着动作有点怪。果然轻轻一
拉扯她就蹲到地上了，然后号

啕大哭。
这动作让我心里直颤，

跟着眼泪也酸酸下来了。锅
铲、粮食，女人，这就是女人
啊。这就是女人的心思啊，不
管是贵是贱，是苦是乐，心里
始终围着一道坝。她们永远

走不出这道坝，她们怎么能
不悲惨？

FGH=IJKL

我爱美丽的肉体。然而，

使肉体美丽的是灵魂。如果
没有灵魂，肉体只是一块物
质，它也许匀称，丰满，白皙，
但不可能美丽。美从来不是
一种纯粹的物理属性，人的
美更是如此。当我们看见一
个美人时，最吸引我们的是

光彩和神韵，而不是颜色和
比例。那种徒然长着一张漂
亮脸蛋的女人尤其男人最让
人受不了，由于他们心灵的
贫乏，你会觉得他们的漂亮
多么空洞，甚至多么愚蠢。

我爱自由的灵魂。然

而，灵魂要享受它的自由，必
须依靠肉体。如果没有肉体，
灵魂只是一个幽灵，它不再
能读书，听音乐，看风景，不
再能与另一颗灵魂相爱，不
再有生命的激情和欢乐，自
由对它便毫无意义。

所以，我真正爱的不是
分开的灵魂和肉体，而是灵
与肉的奇妙结合。

MN=OPQRS

人有生殖器，使得人像动
物一样，为了生命的延续，不得

不受欲望的支配和折磨。用自
然的眼光看，人在发情、求偶、

交配时的状态与动物并无本
质的不同，一样缺乏理智，一
样盲目冲动，甚至一样不堪入

目。在此意义上，性的确最充
分地暴露了人的动物性一面，
是人永远属于动物界的铁证。

但是，让我们设想一
下，如果人只有大脑，没有生
殖器，会怎么样呢？没有生殖
器的希腊人还会为了绝世美
女海伦打仗，还会诞生流传
千古的荷马史诗吗？没有旺

盛的情欲，还会有拉斐尔的
画和歌德的诗吗？总之，姑且
假定人类能无性繁殖，倘若

那样，人类还会有艺术乃至
文化吗？在人类的文化创造

中，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它
的贡献决不亚于大脑。

所以，情欲既是卑贱
的，把人按倒在兽性的尘土
中，又是伟大的，把人提升到
神性的天堂上。

TUVWX=YSZ[

生物学用染色体的差异

解释性别的由来，但它解释不

了染色体的差异缘何发生。性
始终是自然界的一大神秘。

无论生为男人，还是生
为女人，我们都身在这神秘

之中。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
了。想一想情窦初开的日子
吧，那时候我们刚刚发现一
个异性世界，心中洋溢着怎
样的惊喜啊。而现在，我们尽
管经历了男女之间的一些事
情，对那根本的神秘何尝有

更多的了解。
对于神秘，人只能惊奇

和欣赏。一个男人走向一个女
人，一个女人走向一个男人，
即将发生的不仅是两个人的
相遇，而且是两个人各自与神
秘的相遇。没有了这种神秘

感，一个人在异性世界里无论
怎样如鱼得水，所经历的都只
是一些物理事件罢了。

\]^=_@U`:ab=

我认为，不应该否认两性

心理特征的差异。大致而论，在
气质上，女性偏于柔弱，男性偏
于刚强；在智力上，女性偏于感
性，男性偏于理性。当然，这种
区别决不是绝对的。事实上，
许多杰出人物是集两性的优
点于一身的。然而，其前提是

保持本性别的优点。丢掉这个
前提，譬如说，直觉迟钝的女人，
逻辑混乱的男人，就很难优秀。

柏拉图讲过一个寓言：很
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
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
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

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
的另一半。我从中读出的寓意
之一是，从本原上说，两性特
质并存于每个人身上，因此，
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
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

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最

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

既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
妙地糅合进了另一性别的优

点。cde #f gAh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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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的一天，钟庆东走在

县城大街上。他去一家公司清
账。因为是暖冬，刚刚下过的
一场雪落地不久就化了，到处
一片斑驳暗迹，水意淋漓，像
是刚刚卸完无数海鱼的码头。
钟庆东在躲避一辆疾驰而过
的将要溅起雪水的卡车时，撞

到了一个人撑起的雨伞上。两
个人停了下来。
“是你……王姨。”钟庆

东终归记得。是多年以前把
柯清介绍给他做对象的那位
工厂医务室里的女大夫。她
问钟庆东：“你还好吧？”

“还好。”钟庆东说。两
个人是多年来第一次见面，
话题扯到跟他们彼此相关联

的一个人身上就是极正常不
过的事。“柯清离婚了，你知
道吗？”女大夫问。“什么？这

是多久的事？我一点儿也不
知道！”钟庆东非常惊讶。
“她结婚两年后吧，就离

婚了。”女大夫说，“现在柯
清一个人领着孩子过。”
“怎么会这样？”钟庆东

问，他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他

还会用这样关心的口气询
问，“那她现在住哪里？”
“住在她结婚之初第二

次搬迁的房子里。”女大夫
欲言又止，“其实，柯清当初
一直想等你的，等你退伍回
来。可是她的父母不同意，硬

给她撮合一个。唉，年轻的不
懂，年老的还不懂么？不知道
强扭的瓜不甜？”

钟庆东心里乱糟糟的，
他不想让女大夫看出他当年
作为失败者以及现在有点儿
幸灾乐祸却又高兴不起来的

复杂的表情，推说有急事要
办，就匆匆与对方告别了。
一连两天，钟庆东都怅然若
失。他心里萌发了有机会去

看一看柯清的念头，尤其是，
每当他想起那天路遇的女大

夫说的话———她其实一直在
等你的———去看望她的念头

就更加不可遏制。
过了两周的样子，这样

的机会不约而至。钟庆东的
一位朋友结婚，他前去参加
婚礼，地点就在柯清家附近。
钟庆东想，等会儿婚礼结束，

他正好可以顺路去她家里看
看。没想到在人群中碰见了
她，大概是出于邻居的情分
吧。她正在院子里帮人家烧

饭。见到钟庆东，她愣了一

下，又低头去忙活。
过了中午，婚礼将要散

去。钟庆东裹了一下棉袄，站
在门外。柯清从远处跟近，
说：“不到家里坐坐么？”钟
庆东想了一下，两个人脚前
脚后进了柯清家那低矮的平
房。在院子里，钟庆东看见一
辆二轮车，里面装着用大号

油桶改制的烤地瓜那样的铁
皮炉子，心里就明白柯清面
临什么样的窘境了。

正是初冬，屋子里很冷，
也许那是没有暖气的缘故。
“孩子呢？”钟庆东问。

“上幼儿园了，全托。”

柯清补充了一句，“平常日子
我忙不开。”

钟庆东看见炕上撂着一
个用木条钉成的简易手枪玩

具，心里硌了一下。“我听说，
你当初是一直想等我的。”虽

然犹豫了很久，钟庆东还是这
样说了，“我不信。”他有一点
儿不平静，那不是因为他试图
挽回什么，而只是他记起了失
落和屈辱。
“是我父母当年不同意，

硬要我和你分手的。”柯清
缓缓地说，“如果我父母在这

儿，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他们
一年前都已经离世了，我不
会违心把谎言栽到不在的亲
人身上去。”

钟庆东怔了半天，他听
懂了，叹了一口气，慢慢站起
来，一步步走了出去……

钟庆东下次去柯清家的
时候，给她买了一台电暖气，
另给孩子捎带一些时尚玩具。
过不多日，他再去的时候，看
到玩具散在炕上，明显有孩子
嬉闹过的痕迹，但是电暖气，
仍旧放在墙角没被打开包装。

钟庆东环视柯清家里，几乎没
有什么耗电的大功率电器，他
在心里叹一口气，从身上掏出
一千元钱放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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